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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 ! ! !"中央有意考虑派你回陕西主持工作

陕西在中国，原本并不是一个大省，却是
一个很特殊的省份。首先是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它是周、秦、汉、唐的发祥地，更是数
千年封建王朝历时最久、成就最辉煌、人物最
为众多、故事充满传奇的统治中心。而在马文
瑞不无偏爱的心目中，故乡陕西的山川风物，
更是美轮美奂、无与伦比。地理位置是承西牵
东，巍峨的秦岭，就像是一道横贯东西的天然
屏障，划分出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也分界出
中国南北苍黄两个世界。而陕北、关中、陕南，
这“三秦”大地，又如同人文自然相互融汇凝
结的三颗耀眼明珠，镶嵌在全国版图的中心
地带。延安的宝塔延河和周围的黄土高原、黄
帝陵和黄河壶口瀑布、黄土风情文化；榆林塞
上古城、红石峡、镇北台和毛乌素大漠，神府
大煤田；西安的大小雁塔、古老城墙、半坡遗
址，兵马俑坑、华山奇峰，还有那咸阳原上落
照余晖中的历代帝王陵寝；陕南富庶的汉中
盆地、褒斜古道、定军山下的诸葛亮墓与武侯
祠、汉江岸边的千年汉中古城和汉王刘邦点
将台……上述这一切，有关桑梓之地的种种
亲切的印象与无比的荣耀，时常都在马文瑞
的梦中萦绕。特别是陕北延安，更是他日夜向
往的地方。那里有他的青春自豪、爱情的梦境
和闹红的记忆，有世世代代居住在窑洞之中，
喝着小米粥却用老镢头和一颗颗滚烫的心，
养育和温暖过中国革命的忠厚淳朴的父老乡
亲，还有那香喷喷的油糕、油馍、黄馍和滚烫
的米酒……
“我想延安”，不知多少次，他在睡梦中情

不自禁地呼唤，常常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离家
过久过远的孩子，在遥远的他乡思念着母亲。
而这种赤子情怀，越是到了花甲之后，便越发
的频繁强烈。他很羡慕那些曾经在自己的家
乡省份担任过“父母官”的老伙计们，觉得他
们都是对于自己的故乡有过直接贡献的人。
可他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命运却在自己 !!岁
的时候，给了他这个意想不到的报效陕西三

千多万父老乡亲的机会。
“马文瑞同志，中央有意考虑派你接替

王任重同志回陕西主持工作。你有什么意
见，这一回，我们会更多地考虑你的个人意
见，毕竟年纪也不小了。”“我……我没有什
么意见，组织上定了，我去就是了。”
“据我所知，陕西的事情可不好办

呀，你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是的，我知道
困难会不少，事情主要依靠大家来办，我只是
个打头的，领着大家干么。不过说老实话，中
央党校的工作刚刚开局，人也熟悉了，我还真
舍不得就离开……”“党校，你就不要再分心
了，中央另有考虑。在陕西当一把手可不容
易，我当年就几乎是败下阵来的，你可要当
心。”胡耀邦故意夸张地说。
“怎么会是败下阵来，你在陕西工作时间

虽不长，但在陕西人心目中留下了好印象，主
要是勇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大家至今
都还怀念你哩。”“那可能是一部分人，有的人
不一定这么认为。”
“要求全都是一个看法也不现实，例如你

不主张在社教中对农村的成分重新划定，不
主张把更多的自耕农推到地主、富农中去，不
主张社教运动人人过关等等，就是对的，经受
住了时间的考验，当时说三道四的人，如今恐
怕也无话可说了吧。有些地方受到干扰，硬是
搞了，恐怕迟早还得更正。”
胡耀邦听得很感动，沉吟半晌，说：“文瑞

同志，你走以前，可以去见一下小平同志。他
很关心你们这些老同志下去工作……”
这就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部

长胡耀邦代表中央征求马文瑞意见时的一次
谈话。显然，对于去陕西工作，马文瑞虽然感
到突然，有点舍不得丢下党校的工作，但他还
是欣然接受了。说真的，他心中暗暗高兴，又
有点紧张不安。终于能为故乡陕西做一点事
情了，在“文革”结束之后这百废待举的特殊
时期，也算是一次回报的机会。
马文瑞赴陕西上任，完全是单枪匹马，许

多情况又不明，他心中一时没底。从耀邦那里
出来，他想起了王任重对陕西的评价，不由得
独自笑着摇了摇头。
那时，王任重已经在陕工作了几个月，一

次开会遇见，王任重小声对马文瑞说：“老马
呀，你家乡陕西的事情可是难办呀！”
“怎么个难办法？”马文瑞很感兴趣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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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了一整天，杜雅透过玻璃窗看到对面
河边的建筑物在夕阳的照射下变得一片通
红，她知道下班时间到了。近来她越来越不喜
欢下班和双休日，哪怕是忙得四脚朝天，只要
是能看到尹克明，她就浑身有劲。

她观察到今天尹克明一整天都心神不
宁，神思恍惚，一定是有什么事情了。她想要
问个究竟，看自己能不能有机可乘，
博取他的好感和信任。
“吴占峰，下班了，你先回去吧，

我要把账算一下。”吴占峰为人温柔
敦厚，坦白直率，一点也没有觉察出
表妹的心思，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好啊，那你辛苦了。克明，我们走。”
“尹克明急什么？他家就在隔壁，你
先走吧。尹克明留下来，可以帮我一
起对对账。万一算账算得晚了，他也
可以把我送到车站，这郊区天黑了
怪吓人的。”吴占峰依然没有怀疑什
么，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出门了。

见吴占峰出了门，杜雅来到尹
克明面前：“走，我们去吃晚饭。”当
两人并肩走在路上的时候，杜雅不
住四下张望，怕遇见蓝色妖姬，直到
进了饭店包厢，才算舒出一口气来。“喝什么
酒？啤酒？”“不，白酒。”“好，痛快！那就来瓶
牛栏山二锅头。”他们一杯杯地喝酒。
这时尹克明的手机响了，他醉醺醺地拿

起来看了一眼，见是张蓝打来的，就把手机摔
在了桌子上。尹克明喝醉了，“咚”的一声头撞
到了桌子上，然后一动不动了。“哎，别在这里
睡呀，我们先回办公室。”杜雅一边叫醒他，一
边吩咐结账。就这样一路扶着他踉踉跄跄地
回到了公司。一进门，尹克明就控制不住吐
了。杜雅赶紧把他扶到沙发上，又从冰箱里取
出一盒牛奶：“喝了，牛奶可以解酒。醒了赶紧
回家去睡。”“家？哪里是我的家？”尹克明说
着，坐起来一口把牛奶喝干了。忽然，一抬头，
看到杜雅略带倦容的脸上一双眼睛正闪烁着
别样的光芒。一切发展得顺理成章……
又是一个寂寞的夜晚，黄晓宝独自一人

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徐贵生还没回来。她抓
了大把的药塞进嘴巴里，躺到床上，昏昏沉沉
地睡了过去。在梦中，她看到了母亲。她和母
亲在一个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那里的天

比澳洲的天还要纯净，绿树红花，溪流鸟语。
她从来也不曾看到过一个比这里更富于自然
情趣的地方。

她在梦里就笑出了声，但一声“砰”的关
门声，把她的笑声扼杀了。她惊醒过来，意识
到徐贵生回来了。她忍无可忍地叫了声：“徐
贵生。”“什么事啊？”徐贵生应声推门进来。
“我的血压又高了，你去把药给我拿来。”“深

更半夜的怎么又高血压了。”徐贵生嘟
囔着把药拿来了，又倒了半杯水。“还
不是怪你？这么晚回来，还把门关得那
么响，把我给惊醒了。”黄晓宝吃了药
后说：“还打断我一个好梦，待会还不
知道接得上接不上。”
徐贵生哈哈大笑起来：“好，你接

下去做。”说完，就想回自己的房间。
“你等一下，我有话要说。”“什么话不
能明天说？”“明天要找到你可不容
易。”见老伴阴阳怪气地说出这句话
来，徐贵生就有些心虚，也有些歉意，
就坐到了床边：“好好，你说。”“我们的
女儿和宏飞现在都在悉尼，上海只有
徐宏达这个眼里一心只有老婆的不孝
子，我们老了肯定靠不上他，我想我们
还是去澳洲投靠玉萍和宏飞吧。”

“怎么又说这件事情？我老早就跟你说过
了，我不喜欢国外的生活，跟坐牢一样。就算
退一万步来讲，徐宏达这小子等我们老了不
来管我们，我们不还有退休金，还有这套房子
吗？要么请人来照顾，要么去设施好点的养老
院，总赛过去国外坐牢好。”
见徐贵生说着就想走的样子，黄晓宝急

了，拉住他：“那我们一起去女儿儿子那里探
探亲吧，说实在的，宏飞现在刚去那里，我不
大放心。”黄晓宝心里想着即使不能同去国
外，彻底甩掉牛金娣，那么去探亲一年，一年
回来，可能他们的感情也早淡了。
“徐宏飞那么大的人了，有什么可不放心

的？再说不还有他姐姐照顾着吗？你实在不放
心，就一个人去探亲好了。”说到这里，徐贵生
打了个哈欠，“以后这事别跟我提了，我最不
喜欢去国外了。我睡去了。”
黄晓宝还想再争取一下，徐贵生已经出

了门。黄晓宝气恼万分，怎么样都不行，吵也
吵过，骂也骂过，求也求过，徐贵生就像鬼迷
心窍一样，就是不愿意离开牛金娣。


